<史诗>发表时因篇幅关系大量删节,已失去好些原汁原味。谨作几点说明,也求抛砖引玉。
  一、原作共ニ十章,二十六页。每章题目,除首尾两章,均为对偶句,以合阴阳平衡、和谐对称中华文化举世无二之美学。
  ニ、原作每诗段,除诗中诗及结尾一章以外,均为五句,以合五行变化、相生相克中华文化举世无二之美学,乃属自创。
  三. 原作以龙虎为主要意象,华人人名及大事多次寓此意而上升为象征物;又以崭新角度诗化和评价华夏十二生肖的生态、天人合一深远意义(Perfect上头有慧眼)。
  四、原作以长联结尾,藏头;除眉批外,自创"槛批"：
纵横谈   
纵观百年风云，有华人前仆后继，求公道公益公平公正公义        双赢局面数省见  
横望万里铁路，促加国东成西就，达和乐和气和睦和好和谐
多元文化一国存


谈何容易            
  五、文风基本上先阴柔、细腻，后阳刚、豪放。
花絮一:投稿时名字用拼音书写,颁奖时一位女评委说:"你写得真细腻,我还以为是女性写的。"
花絮二：九十年代中期,我用后现代女权主义文艺批评理论比较加拿大和台湾两女作家的小说,会议女召集人,竟在给我的信封/信函处冠以"女士"。开会时,一笑了之。
热心的网友们: 谢谢光顾! 上头第ニ十贴,有一点补充。
第一点关于每章对偶题目,应加上"除前言,第8,9,13,17, 18章外";
第＝点关于每诗段为五行,应加上"除诗中对话,或诗化阴阳哲理时"。
读诗之时,也请欣赏璀灿深厚的中华文化吧！
由此,想起了初学英语时第ニ句话: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The Chinese people are a great people! 英语 "people" 后,动词用复数。
也想起了另一句不曾实现的话: Long Live Chairman Mao!
《 落基山麓，横亘着万里汉语史诗 》
落基山麓，横亘着万里汉语史诗

--祭奠为加拿大太平洋铁路捐躯的七千华工英魂
---献给建造加拿大太平洋铁路的一万七千华工
--献给一切追求公正公义公道公平，追求仁爱真实善良美丽的人们
诗/陈中明 (Chen Zhong Ming)

   
前言：二零零六年的三大问

 1. 一问

朋友，尊敬的朋友，
您可知道《长恨歌》？
那是当代的小说，
那是电视连续剧，
那是唐朝的诗作？
都看过了？都没看过？
看了一种，看了两种？
猜得一点没错，还是擦肩而过？
加拿大历史,  有首《长恨歌》,

您可曾看过，您可曾听说？
您是浪迹天涯的游客，
还是落地生根的侨民？
在北极圈下落基山麓的加拿大，
可曾解读钉在万里大地的长诗，
作者却是来自万里之外的华夏
？
您曾否徘徊于班芙镇和路易斯湖？
曾否就餐于卡加利市的旋转餐厅？
曾否留连在维多利亚的布莎花园？
曾否倘佯于温哥华的史丹利公园，
沉迷于煤气镇蒸汽钟的袅袅白烟
？
卡加利——加拿大持续发展最迅猛，
温哥华——全世界最适宜居住城市；
亚省卑省在加国有数一数二的财富；
光荣称号，持续繁荣与什么息息相关？
加太铁路，五十万华人，亚太的门户？!

您可曾给想象插上鲲鹏的翅膀，
让它翱翔于百年加国历史长空？
您可曾给眼睛配上数码广角镜，
让它搜索万里加拿大太平洋铁路，
苦苦寻找七千名逝去华工的英灵？
您可曾拓大视野，冥想苦思：
“江山如此多娇” 的枫叶之国, 

与被湮没遗忘的一首长诗千首小诗——
与一万七千名铁路劳工、无数后来华裔——
百万现居加国华人的联系，是万缕千丝
？
一部万里长诗，
万名唐人谱写；
千百首短小精悍的汉语诗句，
千百只巧手掩藏在英语世界。
寻找吧，就看你心切不心切
。
2．二问
二零零六年六月二十二日。
朋友，这是个什么大日子？
纪念日，道歉日，雪耻日，新耻日…?

一片片乱云：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一阵阵迷雨：“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朋友，您从荧屏上看到听到——华人代表给总理展示什么？
华人代表给总理表达什么？
可注意总理脸上表露什么？
华人代表脸上流露着什么？
百年之后姗姗来迟的认错，谢罪，
 “千呼万唤始出来”，难再延误！
“加拿大道歉”，执政总理请饶恕；
在野党党领说，“加拿大讲对不住”；
新学说的广东话，骨哽于喉般生疏。
发自渥太华国会山的无线电波，
飞至广阔无垠的加国角角落落；
电视画面镜头，闪电一般神速，
传到那烟波浩淼的太平洋彼岸；
传到香港澳门，传到神州大陆！
凡有华人聚集，分布的地方

多伦多，满地可，渥太华，
爱民顿，卡加利，高贵林，


                        
温哥华，
温尼辟，本拿比，烈治文，维多利亚 . . .


                        

春风的笑靥挂在城市的脸上。
唐人街头，多少老少唐人欢欣鼓舞；
唐人街外，多少正义人士出门欢呼；
唐人，非唐人，血肉相连不分肤色， 

一同额手相庆！
一同敲锣打鼓
！
 

(三)

霎时，我听到了加国野雁引颈长鸣，
云端处送来了响彻蓝空的欢乐歌子；
还有千万只黑鸟成对相互道喜；
我看到了海岸山脉的青松翠杉
婆裟起舞在晚春和煦的海风里。
温尼辟湖，五大湖上的涟漪顿成笑涡样；
圣劳伦斯河，渥太华河，红河，菲沙河,

组成热情洋溢的大合唱：
江河湖泊清波浪，
奔流入洋喜无疆
！
客斯客特山脉，海岸山脉，落基山脉，
是长长的巨龙摇头摆尾，真乃好气派！
您是否想到了巍峨的昆仑山脉？
您是否望到了长城下的八达岭？
这一切意味着什么世纪的到来？

3．三问








廿一世纪初的历史，有了一个回音；
但它，是不是完美或完整的答案？
泱泱大国的子民在加国受压榨欺凌逾百年，
为什么这般没公理，这般没良心？
为什么？到底为什么？您难道不为之揪心？
问苍天？
问大地？
问历史？
问他人？
问自己？
答案，或许，
“踏破铁鞋无觅处”：      
就在你我汗水里。   
请你，请你，
一同走时空万里。
一个踉跄，大幸万幸还是命定？
我跌进了百年前的野山荒岭。
我大声呼喊华工的集体名称；
我轻声叫唤兄弟的小字乳名；
 山谷弹回我的声音，如此无情！


什么大事可以一蹴即就? 

朋友，您不问自答：从来没有！
于是，我们一起钻进时间胶球，



       

带着百岁华侨的祝福和我们的祈求，
缠缠绵绵地吟唱着“路漫漫其修. . . ”

我们一同奋臂，在时间的长河游弋；




 

循着历史的声音溯源而上，
倒流还再倒游到十九世纪。
蓦然，我俩瞥见一颗道钉斜在铁路边；
捡起敲钢轨，丁声尖又长，萦绕耳旁
。
我们抹去历史的尘封，
刮掉百年的铁锈污泥，
这颗钢钉，给我俩小小的惊喜；
我们再累再苦，也要再寻再找，
华夏先贤遍布加国各地的足迹
。
这时，另一种声音在空气里回荡，
如怨如诉，不绝如缕，远扬四方。
嗡——屏息细听，是铁轨的回响。
我俩问道：您不甘寂寞，夙愿未尝？
您要大声讲述，还是高音吟唱？

嗡声依旧，丁声不绝，真的有话要讲？
哦，这可是一首长长绵绵的《长恨歌》，
长逾百年，长达万里，镶嵌在落基山麓旁；
抚今追昔，我俩蹲下，试着触摸它的脉搏；
它在跳动！连着浩瀚大洋，连着地球东方！
2．“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还有晴”

眼前的东方，一片浓浓烽火狼烟。
十九世纪外国殖民者的利炮坚船，
轰开了华夏南大门的道道大防线；
自然灾害，连年歉收，民不聊生，
 处处，久久，遮天蔽日的大阴天。                 
忽然亮起来了，太平洋另一端！
金矿发现喜讯，商人渔民相传，
雷鸣般传到辽阔南中国海海岸，
广东沿海凋敝经济的阴霾，
顿时镶上一道透亮的金边。
顽强的求生向上欲望，
是野火烧不尽的青草；
以撒网耕田经商教书为生的沿海居民，
对郑和七下西洋的精神特别崇敬欣赏，
此时，它又一次活现在年轻人的身上。
他们勇猛机巧，血气方刚，
身上华夏早熟文明的智慧，
光环般随着他们，过海漂洋，
在羽毛未丰人烟稀少的加国，
又一次闪烁起万丈耀眼光芒。
您听到了，
虎吼龙吟，
旱天雷声；
一声声，
一阵阵：
冲出去！
豁出去！
为爹娘，
为妻子；
为子女！
为自己！
为了种族
的延续；
豁出去！
冲出去
！
3.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慢慢的船，满满的船，


漫漫的水，满满的水；


满满两个月的万里航程，


出门人望着长长的蓝天，出门人熬着久久的白天。

他们，领会着王勃诗句的意境，
      只是，持续两个月的水天一色,          
      要更广大更幽深更久远更难言!
      他们翻出了旧本子，    

                 

　　又解读着
      新大陆与古文明大国之间的语言。            
年轻人出门， 出海前，
记住了，写下了好些话语，
更有细心选择的临别赠言：



亦庄亦谐，
有长有短：
爷爷：小孙成龙了；“家书抵万金;”“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奶奶：阿孙记住：“良鸟择林而栖”；
岳父：人贵独立，“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岳母：俭以养德，“成大事者，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

村长：“笑问客从何处来”；荣归故里，光宗耀祖。
父亲：根在中国，“黄河之水天上来”；
母亲：精忠报国，“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妻子：白头偕老， “在天愿为比翼鸟”；
幼子：想跟你去“红掌拨清波”，“低头思故乡”；
小女：我要成龙, 我会想你；“寻寻觅觅”“唯闻女叹息”。
这友人：天涯咫尺，“海内存知己”；
那友人：“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
这邻居：“请君试问东流水，别意与之谁短长？”
那邻居：走，走，走，鱼雁常通，“生女犹得嫁比邻”；
邻居三：“兔子不吃窝边草”, 远走高飞有食粮。
启蒙老师一：“天涯何处无芳草”；
启蒙老师二：“三人同行，必有我师”；



        

老先生一：天下乃镜子，你笑它亦笑；
老先生二：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望尽天涯路”；
老先生三：走，快快走，僧多粥少
。
游子们, 记得好些话儿，
也还了多行赠言；
对妻子的那两句，
记忆如湛蓝海水,   又广又深还又清：
出洋万里为谋生，道是无情还有情。
这风华正茂的游子，羽扇纶巾，
刚刚私塾念完悲壮的《出师表》：
“今当远离，… 涕零，不知所言”； 

那成熟老道的游子,  援引一句：
“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又一游子，自个儿这样吟唱：
天苍苍，“李白乘舟将欲航”，
地茫茫，“天生我材必有用”;

“长风破浪会有时，
直挂云帆济西洋
”！
微风转阵风，三桅帆高挂，
岸上杨柳树，呼呼亦沙沙；
深邃海洋发出一阵阵的声音，
万里长空荡回二重奏的应答：
“我走啦！”“别惦挂！”
 4．千帆竞发双龙出海   万鸟齐飞二虎上山
十九世纪中叶的华工，
年富力强，勤劳智慧，                      
来自中国沿海的广东，                       
个个热血衷肠，人人充满理想：
干一番大事业，做一条过江龙！
千万船客中，两对好弟兄；
大虎和三虎；大龙和五龙；                        
把两个月的疟疾晕船思乡，                        
撇在疲惫的船上；一上岸，                        
直奔克朗待克，要做淘金工。                        
名额已满员，金矿业不收；                        
黄金梦已破，钢铁路可走，                        
招募为修建铁路的劳工：                        
两条腿，一双手，                        
是好汉，不用愁。                        
逾万名年轻力壮的华工不辞劳累，                        
奔赴驻扎在山石嶙峋的落基山陲。
孔明的寨法——背北向南，依山傍水；
 高地之处，有阳光可避潮气，慎防风湿；       
低洼之处，“近水楼台先得月，”可吸清水。                        
百千营寨安下，
井然有序，原住民见了众口夸；
千万人声鼎沸，
鸟儿初惊起，盘旋几圈又来安家;
华工与自然，鱼水关系融融恰恰。
谁说他们尽是苦力，只会打工？
简陋的茅棚工棚，厨房工地里，
无数汉语小诗，令人震动感动。
有人说他们是黄皮肤大老粗？
看看他们的功效功绩就清楚。
谁说往事总如烟？
旧址墨迹犹可见：
汉语诗句龙虎篇，
点缀异地开新花，                    
百年春秋仍斗妍。                     
5. 四大发明大有用场
五路龙虎挺进群山


要修万里加太铁路，
需先开出平坦路途。
落基山麓穷山恶水，
不毛之地未经征服，
哪来平坦笔直之路？
你们咋办？白人工头的问声。
朋友，请您平心静气聆听，
震荡历史深处洪亮的回音：
炸药，我们制，
硬是让冰封雪盖的冻土开花，
也崩开了落基山的千年岩石。
指南针， 罗盘，我们创，
在人迹罕至的荒山野岭里，
找出了通往太平洋的方向。
纸张，我们发明，
在还是不毛之地的新大陆，
记录描绘通往全加的路途。
印刷术，我们发明，
给世界知识的广泛传播,




         

一列崭新快车的大轰鸣.

时间老人，老当益壮，




        

捋着那“白发三千丈”，
在“银河落九天”时空高处，




        

胸有成竹，出口成章：
五路龙虎大军，
来自广东五邑，
中华智慧光辉熠熠，




         

集思广益改天换地！
大牛与二牛，情谊双手足；
麒马与麟马，骨肉一亲家；
十凤与乾凰，萍水两相逢；
三对硬骨头，加国打天下。
华工就是盘古：开天辟地的气概，拉朽摧枯，
披荆斩棘，遇水架桥，逢山开路！




         

开出平坦之路。
平路开出来了，路基也已筑起；
骄蛮的落基山来个冰雪消融，山洪暴发；
路基消失，路面满目疮痍。
华工变成女娲：炼石补天的坚毅，
一往无前，坚忍不拔，
堆石垒土，补修路基。




 

落基山毫不示弱，推下更大的山洪，
抖下更大的雪崩，又一次冲垮了修复的路基，
留下沟沟垄垄。
华工成了大禹：不折不挠，凿渠疏水的智慧，
先修路基，再筑堰坝；多开沟渠，分而治之；
未雨绸缪，让未来之水乖乖的流入大小山溪。
多少次较量，
多少次拼搏，
多少个回合，
万千好华工，
崎岖之处开空地，
无路之处开平地，
平地之上筑大路，
大路之上铺铁路。
你能不承认？
你能不佩服？
白工头，
别心偏；
这一切，
对你那是头一遭，
对他们却不新鲜。
他们的老祖先，






给了他们智慧，
给了他们经验；
此番如何如何，
早就有言在先。
6．老谋深算城府高深，软硬兼施奸计得逞
一个精明的白人跨国企业首脑，
脑海里浮起了万里长城，
城下有了不起的中国人，                 
人人劳作，山下山上城连城                。
山，山，山，险峻如一；
山还有一山高；
高山之巅是城楼，                 
楼上“一览众山小”。               
修筑新铁路，怎比建长城！
哼，赌注在此，火速启程；
招募新华工，修筑加太路，
全包一条龙，何愁事不成！
还要对省级官员进行要挟，
要不，拟议中的加国联邦：
胎死腹中，一如云烟；
国将不国，一切枉然。
谈判桌子上，一揽子交易，
抛在联邦运动要员眼前：
若要卑诗省加盟入联邦，
需筑加太铁路通太平洋！

迫使联邦就范，      


我的算盘响亮；   


加太铁路一条，      


定能凯歌归旋！      

谁去开凿最艰苦最险要的地段？
又一个不列颠人打着如意算盘：
要死嘛，就死他们的人！
中国佬，不值一撮鸦片！
当年林老头焚烧掉的---

还有毁掉的利炮坚船，
这一箭之仇和巨额债务，
要新一代广东佬来清还。
险要高峻的老鹰关口，
在亚省卑省交界冒头，
活像老鹰的凶猛爪子，
扼住两省的交通咽喉。




                    
谁能化险为夷？



                   

谁能削高成低？



                   

谁能破此难关？



                   

长城之子无疑。



                   

7.“九层之台起于垒土”    五行之法源自阴阳


老鹰隘口高抵云天，
千丘之首万山之巅，
大有李太白“蜀道之难”。
大龙和五龙，带领着先锋班，
摆开了阵势，巨龙蟒蛇一般。
大龙声亮，
登高一呼：
“要扛一起扛，
要抬一起抬，
要放一起放！”
五龙配合，
不甘示弱:

“要上就上，
要撤就撤，
不要窝囊！”
一堆堆沙土
一筐筐砾石
一条条枕木
一段段铁轨
一枝枝道钉
随着大龙五龙的呐喊高呼，     

在老鹰隘口乖乖安家落户。      

土砂石木铁：在新大陆
唐人将堆砌起新的五行；
远望近看，万千气象。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有准备才能打不败之仗。
土上放枕木，
木旁堆砟石，
石里陷铁轨，
轨边有道钉，
道钉入枕木。
一二三四五，
一步又一步，
按部就班走，
循环再往复，
工程无差误。
一会生，两回熟，
熟能生巧高速度，
修好铁路早回府：
敬我爹娘谢乡亲，
搂我儿女抱媳妇。
 “坐下歇歇！”
大龙一吼，
“人不是铁！”
“有逸有劳，”
五龙应声，
“阴阳之道！”
众人蹲坐或躺倒，
喝水擦汗吃面包。
五龙想，火车双轨方成行,

五行排列之后的铁轨万里,

就是长长的阴阳平行两道：
一阴一阳，左右平行，




                        

不高不低，两边平衡；




                        

火车双轨，方行千里，




                        

转弯之出，高低相承
；




                        

阴差阳错，若不平衡，
出轨翻车，灾祸必成。
8.“天意君须会，人间有好诗” 

山岭中荒野上万名华工虎猛龙精，
斗志高昂，扫视了临战前的场景：
一条条沉甸甸的工字形铁轨，
一段段齐刷刷的国字形枕木，
一根根亮锃锃的丁字形道钉。
铺轨开工前，一切静悄悄，
曾做打铁工的台山人大龙，
在几段“工”字形钢轨末梢，
漆上了雄健有力的“华”字，
钢轨哼出会意的欢快小调。
在国字形的枕木横截面上，
毛笔，蘸满了浓浓的墨水，
留下了乌黑的大字：“中”；
入木三分，干后水洗不褪；
新会大虎，微笑一堆一堆。
血汗与汉字，
凝成新基石。
历史的记忆，
此刻即开始。    

每隔一公里，    

       

一句或一诗。
和着唐人血，
渗有旧汉字。
刻在树干上，
写在钢轨侧；
雕在枕木边，
埋在泥土里；
书在岩石上，
留在我心室。
汉人，唐人，华人，中国人，…

多种多样的称呼通行古今中外： 

炎帝黄帝子孙，屈宋李杜后代；
不同地方有不同的口音和方言：
只要大笔一挥，汉字明明白白。
一节节沉甸甸的           
工字形长铁轨                             

横卧在百里山沟，千里蛮荒：                 

              

重达几吨，众人抬扛；



            

吆喝一声，平地而起，
俨然是华工顶天立地的形象！                       
一根根亮锃锃的
   


  丁字道钉
长一英尺，粗大，无比坚硬，                                                              

是带着矿工帽子华工的缩影；




            

紧随声声猛砸重打，




            

钢轨牢牢永久钉定。
大虎三虎双双抡起大锤，



在荒无人烟的西部边陲，
把红红的青春敲进大地，





叮当叮当，叮叮当当，



                  

荒山野岭，不再沉睡。



 

在此起彼伏的劳动号子声中，
听到了诗与歌的拍子和节奏；
在一抡一砸捶击中，
感到了肌肉与骨头，
是诗与歌的手拉手。
汽锤铁锤鹤嘴锄,

挖地打坑和打夯;

打洞钻山与劈山，
用大钢钎和风钻；
定方向，量高低，
用罗盘和水平仪；
要省力，杠杆滑轮钢丝缆； 
要运土，有手推车推土机。
中国人的诗意，
中国人的气度，
中国人的五行，
中国人的阴阳，
中国人的高速。
9. 汗水泪水与鲜血，注入山溪汇大洋
磨破手皮一层层，
化成泥土垫地基；
流掉汗水一把把，
聚成山溪入河里，
奔腾翻滚加国地。
三万双铁肩，同时




                 

把加国东西部扛起；




                

千万吨钢轨，霎时




                

变成一条长长扁担，




                

惊叹华工力大无比
！
七千副硬骨头，给路基




                

平添了钢铁长城的意志；




                

万里北极圈下的大地，




                

紧紧拥抱七千条大汉                                                  

英勇伟岸的不朽身体。
一千五百个日夜，                           

四个寒暑大洗礼，




                 

风吹雨打志更坚；
钢筋铁骨铸炼成，




                  

功成不居大业绩。




                 

  10. 思乡望月万里近，读信吟诗千般少
萦绕脑海里，有家乡慈母的笑容；
汇款可抵达，开平恩平新会台山？
老父的驼背，强拉着的弓，



                    

弯弯的横在水乡的嫩秧上，



                    

紧紧扣着万里以外的心弦。



                    

小西施捎来的家信：
家里添了新小生命，
我的嘴巴你的眼睛。
查查日期，转身冲向大伙：
两个月的爸爸了，信不信？
画像上黑黑的眸子大大的眼；
那圆圆的脸就像天上的月亮。
“我家幼龙两月满！”
腮上流出热泪点点，
湿透下面诗句行行
：
加拿大的月亮，
你越来越明亮；
融合了我的小西施在家乡，
投下脉脉如水的明媚眼神，
有鹊桥终相会的斑斓遐想。
大伙围成一圈，咬耳碰头，
翻阅着五龙出门时的笔记，
又翻出自己的家信和本子；
这，集腋成裘；那，吟诵不已，
成了钉在铁路两旁的万千小诗。
11.“为有牺牲多壮志,      敢教日月换新天”
有时人们高兴，


大自然就拆台。
特大山洪暴发，


     

巨量山石滚落，


      

铺天盖地而来。


      

“撤，撤下来！”
“快，快，快！”


    

大龙言犹未落，


    

几块岩石压来，


      

要躲也没躲开。


      

兄弟们奋力挖他出来，
他年纪轻轻殷红的血，
全渗透了胸前的口袋；
那里捂着他娇妻的黑白画照，
脸上压皱压扁，也渗着鲜血。
生离与死别，




悲伤总如故。
“托体同山阿”？

“马革裹尸还”？
“青山埋忠骨”!
五龙低声吟唱着：
对不起了好兄弟，
今日将就黄土堆。
“生男埋没随百草。”
“古来征战几人回？”
忠信孝义我自知，
 出洋万里无变化：
今后你家是我家：




                         

我的工钱分一半，
寄到开平阿嫂家
。”




                        

义重如山情似洋！
又一次，又一个，
您看到了悲哀的大小孟姜；
在新开辟的一个空旷地带，
英年早逝墓志铭闪闪发亮。
一千多日夜，
一千多公里；
一千多性命，
断送在这里！
逾万铁路好汉，
九千钢人生还；
若非兄弟情谊，
一半早归黄泉。
谁说华工一筹莫展？
他们不惧走遍天下。
情同手足闯荡加国，




                         

火红青春遍地开花。




                        

12. 劳动歌声撼大地 ,
  生活热情暖云霄 

这一日，天方晓，
工棚里，人欢笑；

          

拍拍手，唱歌谣，

           

喝喝茶，踏踏脚；
                  

笑一笑，十年少。
杭唷杭，杭唷杭，
一二三，爬上山；
四五六，铁不绣；
七八九，喝口酒；
十什么？十分酣。
大龙干活嘴不闲：
凿透这点成直线，
钻穿万里大地球，
就是家乡我台山
。
你梦想！是中山。
穿山越岭到中国，
一点不偏我中山。



                        

听我的，是恩平，
老婆爹娘恩爱深。
平平正正我恩平。
不对嘛，是开平。
一开过去即开平。
这样说来最公平。
嘿，哪儿会，是新会，
这里开凿，那边相会；
就是老家，我的新会。
不会，不会，是广海；
咳，咳，还是那大海，
不，还是太平洋深海
。
千鸟鸣树林，万水流渠道，
山高何能及，我们斗志高；



                         

大迈龙虎步，远涉天涯地，



                         

今日同谱写，海外存知己！
这个天涯，比唐诗里的要大。
我们华工，有更广阔的胸怀，
胜于平原，胜于大海！
新的杜甫，新的李白！
你呀你，可别夸下海口，
洋不洋，土不土的李杜。
吟来唱去好痛快，
顶多只算半李杜。
一封信需几个月，
来回半年令人烦。
这边方知人罹病，
那边尸骨土里烂。
你挖个深洞，
我钻条隧道，
   

他铺垫铁路，
          

条条神州路！
我的家乡有娇妻,

儿女绕膝未成长；
白发苍苍亲爹娘，
隔着大洋总思乡。
这一节，长千里，
下一节，又千里；




                       

千里千里又千里，
重迭相加逾万里。




                         

万里铁路我们竖, 

直上青天当云梯，
搂起月球捉玉兔，
抱住嫦娥当媳妇。
蟾宫虽寒也无妨，
居高临下望家乡，




                         

亲人辛劳挥汗雨，




                         

浇洒江南鱼米乡。
歌声，笑声，戏谑声，
一串串，一阵阵；
家事，乡事，枫华事，
一桩桩，一件件，
如云飞，似水奔。
13. 寻尸骨，拜魂灵，归故乡



                        

朋友啊，我再次请您，





放眼春秋数度后的大事情：




                         

中华会馆大旗的长长身影，




                        

斜伏在落基山和太平洋岸




                         

连绵不断的千百崇山峻岭。




                        

铁轨两旁，一边一人分路，
苦苦寻找四处流散的尸骨。
荒山野岭上，深沟窄壑底，
披星戴月，起早摸黑，




                         

踏上了当年华工的路途。




                        

两个半月的日夜餐风宿露，
让他俩渐渐听惯了黑暗里




                        

铁轨常呻吟，枕木亦嚎哭，
哭爹喊娘哭儿哭女更哭妻. . .




                         

“男人有泪不轻弹”是真理！




                         

烧香一炷，拜三拜；
洒酒三盅，焚纸宝，
敬奉三牲，不辞开支。
这祭祀仪式，
该重复多次？
九百九十九次？
每一逝去生命，
有其无比价值：
都应有个归宿，




                         

都应有个祭祀。




雇来的旧船一只，
满载着重逾千磅
无名英雄的白骨，
顺流而下走千里，
抵达卑诗省省府。
问答的是一道道晚霞：
从哪里来，回哪里去，
埋在广东老家，
魂归乡土，
拥抱华夏。
14. 田螺不知自身扭，狐狸那晓己发臊
落后的中国鬼，太自私！
一帮迷信黄土的黄种人！
这话，三番五次，来自
一个在肥肥胖胖脖子上
悬挂十字架的白人牧师。
当时维多利亚的报纸，



名字是《时代殖民者》；
传播种族仇视的毒素：


华人全都不融入社会，
死了还硬是要回故地。
多少个寒暑，
多少个日夜？
多少个华人，
为加国流血？！
为加国献身？！
有人曾说加拿大是“艰难大” ，
没有华工修建的铁路通畅，
卑诗省就无法加入加拿大！
今天你见到的一切，
就不会是这个模样！
这个至关重要的事实，
历史尘灰里鲜为人知。
华人偏要说千遍万遍：
没有华工的牺牲和贡献，
哪有加拿大繁荣的今天！
事实雄辩有力地宣告：
西人不敢包，做不到的，
全都让唐人做成了!

唐人自豪开怀大乐，
有些人却闷闷不乐.

莎翁写了四大悲剧之一《奥瑟罗》，
白人军官伊亚哥，忌妒之心变绿火：
无中生有，流言蜚语一波波：
含沙射影，红杏出墙一朵朵；
扇阴风，点鬼火，阴风起，吹绿火。
绿火，烧毁越他而上的将军黑人奥瑟罗，
绿火，烧毁奥瑟罗魅力四射的白人老婆;

两面三刀的含血喷人，暗箭伤人！
此时妒忌重新获得国际现实意义：
加拿大到处又是一大片熊熊绿火。
15. 背信弃义离经叛道   偏见歧视过河拆桥  
  

最后一天本该欢欢喜喜，
可没华工获邀参加仪式。
完工时最后的一根道钉，
被蛮横歧视的工头夺去：
白人的大黑手砸进地里！
这不公，
比零下五十度；
还冷酷；
比杀人的蝎子，



                    

还狠毒。
您看到了一些著名的黑白照片：
那是庆功大会，这是剪彩仪式；
有的是，白男人的西装革履，笑脸嘻嘻，
有的是，白女人的手镯首饰，珠光宝气；
个个拥挤铁轨之上，大大咧咧走进历史！
当年的媒体，也同流合污，
充当大骗子，又是脍子手；
篡改了真实的历史，如同玩弄泥塑，
从图片上砍除华人，留下满手血污；
请你翻翻旧日报纸，满眼丑恶面目。
一首墨汁未干的史诗，
被无耻的谎言扯碎了！
被廉价的雇主烧毁了！ 

被丑恶的魔掌抹掉了！
被不公的历史遗忘了！
16.  五昼征程一张黄纸
   千里故地四枝长钉

朋友，您蓦然回到



有形象历史的现在；
无数的视像大镜头，


                  

是片片薄薄的雪花，


                 

向你不断迎面扑来。
水平不流哦人平不语。
华人踏上了平反之旅。
发黄的大人头税收据，
由西往东，万人相送，
讨回公道，困难何惧！
荧光屏前人头聚攒，
谡谡青松肃穆庄严，
铁道两旁站立致敬；
万里征程虽远犹近，
奔赴加京重担在肩。
老爷爷：我跟曾孙铸了四枝道钉；
第一枝，陈列在渥太华的国会山，
第二枝，陈列在卑师省府议会厅；
第三枝，我们自己来打在铁轨边，
第四枝，深深扎在他和我的心坎。
这方便的历史健忘症，
该由我们来好好治治。
加拿大历史的新增卷轶，
要注入华人生命的记忆！
树老根多，人老话多，
曾孙啊，别嫌我啰嗦；
千祈记住这血汗历史，
它足足可以生杀予夺。
曾孙会意地点头：
此事孙儿定牢记，
华人如团结，众志定成城，
二十一世纪，咱们的世纪！
歪曲事实的人，
嘴巴也会变歪；
设置骗局的人，
终为大众公审。
谁不尊重历史，
历史也不尊重谁；
谁若忘记历史，
历史也会忘记谁。
哈珀总理啊，请您莫心急，
历史这一页，轻轻翻过去？
别惜墨如金，言犹未尽，




                        

且慢再且慢，多讲几句！
发黄的人头税收据有多重？
它重如崴嵬入云的落基山！
千百华工呕心沥血流大汗，
连年舍命换来三几个铜板，
堆不成落基山高的买命钱！
这破旧黄纸有多薄？
零点一毫米还不到，
将多少个骨肉同胞，
将多少对甜蜜配偶，
挡隔在太平洋万里之遥！
人头税，请算一算：
当时五百元，
足够买下屋两间；
而今两万元，
不够买个洗手间。
这最后一颗钉，你再看看，
滴着七千名逝去华工的血，
沾满一万名生还华工的汗！




                         

你来着实掂一掂它的分量，
人命，你说究竟值多少钱？
这枚大道钉，这趟






记住了华工不可磨灭的功勋；

            

也把种族歧视与丧尽天良，
钉在
加国历史的耻辱柱上；
它，钉住了，也
顶住了整个世纪
风风雨雨的动荡，
目光炯炯，
盯住不放！
这，是第一枝道钉，
那，是最后一枝钉——
华工没有打下的                  

最后
一
颗
大                  

道

钉
牢记，落基山的砸铁丁丁！      

 牢记，你曾爷的血泪叮咛！                            
 

17. 延伸，钢铁丝绸之路
东方西方？物极必反。
地球是个实心大圆。
从温哥华再往西奔，
就是太平洋的东边。
您看到了什么？
您听见了什么？
您感到了什么？
您想象了什么？
加拿大的英文历史书，
请你去看看——
有没有记载华人的文字，
有没有记录他们的相片？
加拿大广袤的大地，
请您去听听——




                        

有没有咏唱华工的赞歌，




                         

有没有吟诵华工的诗词？
加拿大太平洋铁路，
请您去摸摸——
有没有流淌华工的热血，
有没有跳动华工的脉搏？
您看到了金色巨龙的精神，
您感到了万里长城的精神,

在加拿大的广袤千里,

生根开花，灌浆结籽。
您看到加太铁路，舒展延伸，
伸向加国的西方，直达苍穹，
越过日期更换线，联结远东；
看，凌空横跨太平洋的彩虹！
18. 众志成城求同存异,   百年陈/沉怨一朝昭雪
阴沟里泛起污秽沉浊语，
嗡嗡的团着几顶乌纱帽：
法律大责任，谁能负得了？
赔偿没底洞，
谁能填得了？
华人若获赔偿，
华人若受平反，
其它族裔也会来个东施效颦；
加拿大那么多的种族歧视案，
哪年哪月才能全赔偿全平反？
阳光下，有人喝斥：
没良心的一个软包，
金钱名誉地位权力，
令一些人迷了心窍；
凤这边吹，人那边倒！
开始走入公正之道的历史车轮，
把鼠目寸光的小丑一个个远抛；
善良的人们，再次擦亮你眼睛，
千万别受困扰而偏离航道，
功亏一篑，最不足道！
我们华人，就是要开个大先河，
树立个好榜样让其他族裔临摹；
五千年早熟文明如同万里黄河，
初始从天上来，奔泻便成渠壑；
后来人与文明，从善如流便可！
华人的文明勤劳征服了北美蛮荒，
给白人社会带来了黄金千百万两。
这是他们，迟迟不肯承认的事实。
伟大文明古国再次和平和谐发展，
将给他们的老脑筋又一次大清洗！
今日的你们，带了个好头，
像昔日开创铁路的华工开天辟壤，
你们，在廿一世纪的多元文化里，
又开辟了通往种族平等的新航向：
无穷尽的是，榜样的力量！
君不见，黄河长江与珠江，
东流尽入太平洋？
君不见，落基山西千条江，
西奔全汇太平洋？
谁言正义无方向！
“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
以其善下居！”自然启示你去想：                                             

水到渠必成,   正义自在华人掌！
朋友，请你登高望远极目千里，




             
我俩，留下了什么给江河大地？
是地理上的山高水远，还是处处相通，
是文化上的咫尺天涯，
还是天涯咫尺？
山，还是这落基山，又不是这山，
它饱含了你我的风尘仆仆,
水，还是太平洋水，又不是这水，
它盛满了你我的劳动汗水。
19.  远飞大雁穿天过     稳进中华动地来


                               

加国的大雁，多善解人意：
蔚蓝的天空，银灰的身姿，
先列出一个“一”字，                       
再排成一个“人”字，                        
嘿，那是矫健汉字的黑体！                       
莫非鸿鹄，也懂汉字， 
这是人为，还是天意；
中华大民族，讲天人合一，
尊重大自然，才有小自己；
看您有没有，诗情和画意。                        
朋友，金秋将至，          
又是，丰收之时！     
加拿大华侨，团结如一人，      
十月快到了，还有中秋节，



                         

万众一心才能得胜利.

这年，才觉得七月一日，
有四位一体的特殊味道：                       
加拿大啊，开始还我公道，
香港宝岛，九年归母怀抱，
党的生日，关怀铁锤镰刀。
放眼中外抚今追昔，
最有新意莫过此举：
青藏铁路开通顺利，                       
世界屋脊如履平地，
添花锦上送炭雪里。


              

从前，加拿大七月一，
华侨常称为“国殇日”；





                                               苦难泪水浸透的一日！
蒙上漫天的大辱奇耻，
层层增厚，如同橡皮。
贺加太铁路侨工
中华骨肉铺千里。
国庆盛节雪国耻。
光宗耀祖终成愿，
明亮前程留后裔。
   
2006年7月1日
共和国的国庆也快来到，
祖国，已过知天命之年，




 

民主法制，以人为本，






和谐社会，永久发展，

一无后顾，一往无前！

零六年加国的万山枫叶分外红，

仍在为那段无耻丑恶历史脸红；

零六年加国的万里秋空分外蓝，






因为它在澄清着歧视龌龊黑暗；






零六年加国的万朵云彩分外白，




 

因为它还了华人处女雪的清白！

20. 朋友请您，咱们一起

请您，咱们一起，

屈折几枝青柏，






采撷几段花枝，






取来几条金丝，






扎成几个花圈，






贴上几张照片，





写就几行文字：                  

向华人纪念碑，





敬奉一份薄礼！                 

花圈的文字：小的不才，不揣冒昧:
纵横谈

纵观百年风云，有华人前仆后继，求公道公益公平公正公义
双赢局面数省见
横望万里铁路，促加国东成西就，达和乐和气和睦和好和谐
多元文化一国存

谈何容易    

�介绍诗的内容、作者的出处


�描绘繁华帝国


�道出主题


�第一问：你知道这段历史吗？


�加国首脑，你道歉了吗？


�对喜悦的描绘非常阔广博大


�预示中国的崛起


�你的答案，公正了没有？


�华工流血汗的足迹


�谢谢诗人的坚决的心意


�催人泪下


�深重的寄望和祝福。力透纸背


�漂洋过海，多少辛酸，艰难苦恨


�丰富的知识


�气呑山河的描写


�思张泪千行


�血泪斑斑


�豪情壮志浪漫


�苦恨之余的温情脉脉，绵绵乡土连四海





